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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质炭独特的表面性质、形貌结构及丰富而离散的孔隙系统使其对有机污染物具有良好的持留与吸

附作用，可望用于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在田间条件下，进入土壤的生物质炭自身不稳定组分会发生转化、淋溶，并

与土壤发生相互作用出现老化现象，导致生物质炭的化学与物理性质发生显著变化。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老化过程具

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主要包括：生物质炭化学性质的变化，如无机元素的流失、表面官能团组成的变化以及部分矿化

反应；生物质炭物理性质的改变，主要是土壤有机质和矿物质对生物质炭的包覆作用造成生物质炭的孔隙特征发生改

变。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老化可能会导致有机污染物的吸附-解吸行为发生改变，且受土壤、生物质炭以及污染物性

质的影响较大。本文综述了生物质炭在农田土壤中的老化机理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方面的进展，总结了生物质炭在土

壤中的老化对有机污染物吸附-解吸行为的影响，提出了尚待解决的相关前沿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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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炭是在无氧或低氧的条件下，将生物质热

解炭化得到的一种多孔富碳固体[1]。生物质炭含碳量

高，比表面积大，孔隙度高，表面官能团丰富，作为

一种新的环境友好型土壤改良剂，其所表现出的修复

污染土壤的潜力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2-5]。近年

来，关于生物质炭应用于土壤污染修复及改良的研究

报道较多。有研究指出，当输入生物质炭量超过 0.5 

g/kg时，土壤中大部分农药污染物都能被其吸附[6]。

余向阳等[7]在研究生物质炭对敌草隆在土壤中吸附-

解吸过程的影响时发现，生物质炭的添加增加了土壤

吸附容量和吸附强度，降低了解吸量，增强了土壤对

污染物的固持作用。 

生物质炭之所以具有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功能，

一方面是因为其独特的表面性质和形貌结构，另一方

面是因为其良好的长期化学稳定性。生物质炭的稳定

性不仅影响生物质炭的碳封存量，还决定生物质炭的

土壤污染修复效果及其环境效益的长效性。在大部分

研究中，生物质炭被视为“惰性”物质，认为其在环

境中表现出较高的物化稳定性以及生物稳定性[8]。据

报道，生物质炭在亚马逊流域的黑土中存在了上千年

之久，并且在海洋中也检测到了万年前的生物质炭类

似物[9-10]。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

疑生物质炭的“惰性”[11-13]。研究者认为生物质炭虽

然相对稳定，但添加到土壤后自身的不稳定组分会发

生变化或淋失，也会与土壤中的生物与非生物成分之

间相互作用，其表面结构仍然会发生一系列缓慢的变

化，这一变化过程被称为是生物质炭在土壤环境中的

“老化”[14-15]，而老化过程中生物质炭结构和性质的

变化可能会影响其吸持污染物的能力。因此，生物质

炭进入环境后发生老化的机理及其生态与环境效应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老化过程以及在环境污染

控制中的应用虽取得一些研究进展，但在界面微观机

理及直接证据支持方面仍显缺乏，尚需借助先进的研

究方法与技术手段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现有研

究成果进行归纳与分析，综述了土壤中生物质炭的老

化过程以及生物质炭与土壤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机

理，总结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老化作用对土壤中有机

污染物吸附-解吸行为的影响，为生物质炭在土壤有

机污染修复中的有效性及应用时效的评估提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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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生物质炭在土壤中老化的机理 

生物质炭施入土壤后在不断变化的水热条件下

受到多种生物与非生物作用而发生一系列物理化学

变化。从生物质炭的制备过程中来看，生物质通过裂

解作用在物料内部形成孔隙丰富的微观结构，同时产

生高度共轭的芳香族类物质、脂肪族结构以及无机灰

分[16]。这些独特的理化性质构成了生物质炭在环境

中老化的基础：①生物质炭具有高度的芳香结构，芳

香化程度会造成生物质炭稳定性的差异[17-18]；②生物

质炭含有易降解的脂肪族结构，从而使其容易在环境

中发生老化[19]；③生物质炭成分复杂，部分可溶性

盐以及有机质溶于土壤水中；④生物质炭表面通过化

学键、静电力等粒子间相互作用力与土壤矿物质或有

机质相结合。Kuzyakov 等[20]采用 14C 标记的多年生

黑麦草地上部制备的生物质炭，在室内培养条件下进

行老化，研究其主要组分苯多甲酸、多糖、脂类的降

解速度，发现 3.5 a后苯多甲酸类仅减少了 70 g/kg，

是最稳定的组分。 

生物质炭本身的稳定性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使得

生物质炭难以在环境中彻底矿化。Kuzyakov 等[20]报

导，8.5 a 后仅有少量的生物质炭矿化为 CO2。生物

质炭在土壤中老化所涉及的过程及机理复杂，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表面元素组成的变化。首先，

土壤微生物通过直接降解、共代谢等方式使生物质炭部

分矿化，造成碳素的流失；其次，生物质炭在土壤非生

物因素作用下氧化生成含氧官能团，氧含量增加[21]。

唐伟等[17]利用核磁共振、扫描电镜以及红外光谱等

手段分析了老化前后生物质炭的形态，结果表明，老

化后的稻壳生物质炭的 C/O 降低。②表面官能团的

变化。非生物氧化过程中，生物质炭表面含氧官能团

生成，导致 pH、阳离子交换量(CEC)、零点电荷(ZPC)

等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22-23]。生物质炭的表面电荷特

性以及芳香性的改变与生物质炭自身的性质有关。核

磁共振图谱分析表明，对于低温热解的稻壳生物质

炭，老化过程不仅发生在表面，也会发生在深层次区

域[17]。③盐基离子的释放。在降雨及灌溉条件下通

过溶解、离子交换作用等发生盐基离子的淋失。④物

理性质与孔隙结构的变化。首先，在田间干湿交替作

用下，土壤与生物质炭原本相互独立的孔隙之间可能

会连通起来[24]；其次，土壤孔隙水中的细小悬浮颗

粒和溶解性有机质则可能进入生物质炭孔隙，占据生

物质炭上的吸附点位，并可能阻塞生物质炭孔隙[25]；

再者，土壤颗粒态物质尤其是有机质可能一方面占据

生物质炭的表面吸附活性点位，另一方面覆盖包裹生物

质炭，减小生物质炭的孔隙度和比表面积，改变生物质

炭的表面电荷，从而影响生物质炭的吸附能力[25]。Zhao

等[26]对比了新制备生物质炭、土壤中老化 4 个月以

及老化 10 a 的生物质炭的性质，新鲜生物质炭的孔

隙度更高，比表面积更大；从微观结构来看，老化炭

内部不规则，结构呈崩塌趋势。Guo等[27]在研究生物

质炭吸附铜离子时发现，生物质炭经老化后比表面积

降低，阳离子交换量增加，表面元素组成以及芳香结

构发生变化。此外，生物质炭在老化过程中也可能形

成一个表面氧化层，起空间阻隔与化学保护作用，而

且该氧化层可能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厚。 

2  影响生物质炭在土壤中老化的因素 

近 10 a来，有关生物质炭在土壤环境中的降解

途径、动力学和归趋特征的长期试验研究已逐渐展

开，并已取得初步的机理认识。决定生物质炭在土壤

中老化的因素主要包括：生物质炭性质(由原料和热

解条件决定)、土壤性质和环境条件(图 1)[23]。 

 

图 1  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的老化作用及主要影响因素 
Fig.1  The ageing of the biochar in soil an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2.1  制备原料与条件对土壤中生物质炭老化的影响 

热解原料和条件决定生物质炭的表面性质和内

部结构[28-29]，从而影响生物质炭在土壤介质中的老化

行为。不同制备原料的碳架结构差异较大，因而制成

的生物质炭在碳微晶结构、表面化学性质以及稳定性

上也表现出较高的多样性。如禽粪类生物质炭的挥发

分高，芳香度低，易于矿化；草类生物质炭较为稳定，

在砂土和黏土的半衰期远远大于禽粪类生物质炭[30]。

木制炭在土壤中的矿化速率比草制炭更低，这与原料

木质素的含量有关[31]。比较快速裂解、慢速裂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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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气化等不同方式制备的生物质炭，元素含量、比表

面积以及表面官能团等都存在差异，在慢速裂解条件

下制备的生物质炭的比表面积更大，而快速裂解制备

的生物质炭的羟基、烷基以及芳香性基团的含量相对

较高[32]。此外，裂解温度越高生物质炭的芳香性越

高[33-34]。 

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老化与其芳香结构有很大

的关系，芳香化程度、芳香族结构的大小和有序性都

是决定生物质炭降解难易程度很重要的因素。

Kuzyakov 等[20]发现，在生物质炭与土壤混合培养老

化 3.5 a 后，芳香族类的降解率最低。Mašek[13]将木

屑生物质炭分为稳定和不稳定两部分，裂解温度越

高，生物质炭稳定部分的含量越高，越有利于碳封存。

进入土壤环境中的生物质炭在老化过程中，总体呈现

含氧量增多，含碳量减少的趋势，但变化幅度因制备

条件与原料的不同而各异。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质炭

不仅会矿化为 CO2，其表面含氧官能团也有所增加。

对比 NMR 和 DRIFTS 图谱发现：350℃条件下裂解

制成的生物质炭老化 300 d 后，极性含氧官能团(羧

基和羟基)增加，因而增加了阳离子交换量；然而，

550 ℃ 裂解得到的生物质炭在老化后，芳香性增强，

极性官能团在氧的作用下桥接为非极性官能团，羧基

减少，导致阳离子交换量降低。此外，550 ℃ 制备的

生物质炭的老化主要发生在生物质炭表面，而 350 ℃ 

制备的生物质炭的表面和深层的内部区域均会发生

老化[17]。 

2.2  土壤理化性质对生物质炭老化的影响 

土壤是由气、液、固三相组成的复杂体系，生物

质炭在土壤中的老化除与自身表面性质、内部孔隙结

构和化学组成密切相关之外，土壤理化性质也是重要

的影响因素[35]。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固相中十分重要的组分，它不

仅影响有机污染物在土壤环境中的迁移，而且还会影

响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矿化速率[36-37]。Wu等[33]研究

了水稻田土壤中有机质对生物质炭稳定性的影响，在

培养的前期(150 d 之前)，土壤微生物直接分解生物

质炭中的不稳定部分，故而土壤有机质对其分解速率

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在培养后期(225、300、390 d)，

有机质为微生物的共代谢提供基质，从而使生物质炭

以共代谢的方式矿化，且矿化速率随着有机质含量的

增加而增加。 

水分条件对土壤中生物质炭组分的溶解过程、微

生物介导的转化活动以及氧化还原作用极其重要。生

物质炭进入土壤环境后，很容易发生可溶性盐和有机

物的溶解和浸出，尤其是在降雨量丰富的潮湿土壤

中，可溶性盐的释放导致生物质炭的 pH 减小，但

变化趋势与整个土壤体系的缓冲能力相关[15]。生物

质炭的矿化过程与土壤含水量密切相关[38]。考虑到

土壤团聚体破坏程度以及因氧浓度的差异可能导致

生物质炭的氧化程度不同，对 3 种不同水分条件(水

饱和、非饱和以及水饱和-非饱和交替)下生物质炭的

老化处理与培养研究表明，水饱和培养条件下的生物

质炭的碳流失量、C/O 值和阳离子交换量的变化幅

度最小[39]。生物质炭由表及里分布着大量的孔隙，

在持续灌溉或者降雨后，孔隙的内、外部形成较大的

水势梯度差，通过毛细管作用土壤水会携带细小矿物

和有机质到孔隙内部，造成生物质炭孔隙的堵塞和比

表面积的下降[15]。 

此外，土壤 pH、矿质组分以及机械扰动等也

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生物质炭的老化过程。生物

质炭表面的碳酸盐以及某些有机官能团的存在使

其呈碱性[40]，在酸性土壤中，氢离子可能吸附在生

物质炭表面，占据生物质炭的吸附点位，并且会加

速碳酸盐的流失。生物质炭与土壤矿质组分能通过

静电作用、氢键以及  键电子供体和受体之间的

作用结合，使生物质炭被包裹于小团聚体中[15]，从

而对生物质炭起到物理保护作用。生物质炭与土壤

形成的团聚结构可能会在机械扰动(耕作)过程中受

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导致土壤孔隙系统和水分运移

规律发生改变，从而影响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老化

进程。 

2.3  土壤微生物对生物质炭老化的影响 

土壤微生物是土壤系统非常重要的部分，施入土

壤中的生物质炭通过改变土壤 pH、养分的有效供给

水平、提供生长环境以及吸附有毒物质降低水相浓度

等方式影响微生物的丰度与活性[41]，而土壤微生物也

会影响土壤中生物质炭的老化。一方面，微生物通过

直接分解和共代谢等方式氧化分解生物质炭；另一方

面，微生物在生物质炭的中、大孔隙(直径大于 0.45 μm

的孔隙)内部生长，改变孔隙度及其结构特征；此外，

微生物也可能生长附着于生物质炭表面，占据吸附

点位。 

微生物分解生物质炭可通过直接降解与共代谢

两种方式完成。生物质炭丰富的孔隙度和高度的表面

芳香化结构为微生物栖息提供了额外且独特的微生

境，增加了某些适生或能降解芳香烃的微生物的相对

丰度[42-44]。已有研究表明，真菌和细菌都能够在生

物质炭表面和孔隙中生长，其白腐真菌又能够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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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和低阶煤，说明某些微生物具有分解生物质炭

的潜力[45-47]。生物质炭-土壤体系培养试验发现，生

物质炭中分子量小、结构简单的不稳定部分在微生物

的作用下快速矿化[48]。Hilscher和 Knicker对[49]老化

28 个月后的生物质炭的研究也证实，生物质炭在微

生物的作用下发生了部分生物质炭的分解。微生物除

了能够直接降解生物质炭外，还可利用其他有机物质

通过共代谢的方式促进生物质炭分解。Hamer 等[36]

的试验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但是有机物料的添加并不

总是会引起生物质炭的共代谢。例如：玉米秸秆的加

入并没有增加生物质炭的矿化，而甘蔗渣对土壤未炭

化有机质降解的促进作用大于生物质炭[50-52]。共代谢

作用与添加的有机物料种类和分解难易程度、环境条

件以及生物质炭性质有关。 

3  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老化对有机污染物

吸附-解吸的影响 

3.1  生物质炭吸附有机污染物的机理 

生物质炭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主要通过分配作

用、表面吸附以及孔隙填充实现[53-55]。分配作用是有

机物在水与生物质炭两相分配的结果，与有机物的溶

解度与正辛醇-水分配系数(Kow)相关，吸附等温线往

往呈线性。生物质炭与有机污染物之间还可以通过物

理吸附(范德华力)或者化学吸附(形成化学键)等表面

吸附的方式结合。例如，有机污染物的  电子与高

芳香度的生物质炭表面上的  电子通过 - 键电

子供体-受体作用吸附在生物质炭上。此外，孔隙填

充作用在有机污染物的吸附过程中也有所贡献。

Braida 等[56]发现孔隙填充在枫木热解制成的生物质

炭在吸附苯时发挥了作用，且表现为不可逆吸附。 

在生物质炭吸附污染物的过程中，单一的吸附机

理并不足以解释一些吸附现象。农药西维因在猪粪制

备的生物质炭上的吸附呈现为非线性，分配作用、表

面吸附以及孔填充 3种机制中均有所体现：350 ℃制

成的生物质炭中，脂肪碳与芳香碳共存，表面既有分

配作用，又有表面吸附作用；700 ℃制成的生物质炭

中脂肪碳转变为芳香碳，表面吸附是主要机制[57]。

不同有机物在生物质炭上的吸附机理也不尽相同，王

菲等[58]比较了 200 ℃下裂解制备的玉米秸秆炭吸附

萘(非极性物质)和普萘洛尔(极性物质)的机理，低温

炭表面大量极性官能团的存在使得生物质炭表面形

成水层，减弱了萘对于疏水性点位的可极性，萘主要

通过萘分配于未炭化部分的有机质中吸附于生物质

炭上。与萘不同，普萘洛尔能与炭表面的极性官能团

相互作用，表面吸附是主要吸附机制，普萘洛尔的官

能团既能与生物质炭上芳香结构形成 π-π 电子受体-

供体作用，也可作为氢键受体与含氢官能团形成氢

键；同时，普萘洛尔的羟基作为氢键供体与生物质炭

表面的氧和氮形成氢键；此外，普萘洛尔还能与生物

质炭表面发生静电吸引。 

生物质炭吸附有机污染物的强度取决于生物质

炭独特的理化性质与污染物自身的性质。生物质炭制

备过程中，生物质发生分解，水分与挥发性成分的丢

失，原本的碳架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内部形成大量大

小不一且高度离散的孔隙[59]。生物质炭颗粒内部丰富

的孔隙结构使其拥有较大的比表面积。比表面积越大，

吸附容量越大。据报道，利用水稻秸秆在不同温度下

制备生物质炭，当热解温度由 300 ℃升高到 400 ℃

时，发现由于秸秆中纤维素、半纤维素以及脂肪组分的

大量分解，炭的比表面积由0.16 m2/g跃增至110 m2/g[60]。

其次，通过孔隙填充机制增加了小分子有机污染物的

吸附强度，但大分子有机污染物可能因为空间位阻效

应难以进入生物质炭颗粒内部，故而吸附容量较低。

就表面化学性质而言，生物质炭含有脂肪双键、氧化

态碳以及芳香族结构[59]。这些特殊的结构可与有机

污染物之间通过氢键、π键、离子偶极键等作用结合，

发生不可逆吸附[61]。生物质炭一般呈碱性，而 pH会

影响一些有机污染物(如：较易离子化的抗生素)的存

在形态，从而改变其吸附方式。有机污染物的性质也

是决定生物质炭吸附强弱的重要因素：有机污染物的

分子大小和空间结构影响其进入生物质炭内部的几

率以及占据生物质炭吸附点位的能力；有机污染物的

水中溶解度、官能团构成、极性、疏水性以及芳香性

等性质是生物质炭吸附有机物的主要影响因素[61]。 

3.2  生物质炭老化对土壤有机污染物吸附的影响 

生物质炭添加到土壤后，因其碱性、较高的比表

面积、孔隙度、阳离子交换量(CEC)、芳香性以及高

度的表面异质性，使某些土壤的结构、物理与化学性

质总体发生显著改善[62-65]。生物质炭除了引入自身孔

隙增加土壤的总孔隙度外，还可以通过改变土壤团聚

作用或者起土壤基质孔隙桥梁作用改善土壤的孔隙

分布特征以及连通性，引起土壤持水性的变化[65-66]。

而水分条件与微生物的活性、有机污染物的溶解作用

密切相关。生物质炭本身通常呈碱性，能提高酸性土

壤的 pH。而生物质炭的含氧官能团的引入不仅增加

了亲水性，同时还提供表面负电荷，从而增加土壤的

CEC[61]。Yu等[67]发现添加生物质炭(添加量为 5 g/kg)

使 3种土壤吸附啶虫脒的能力都有所增加，并且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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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温线的非线性程度增加。 

然而，生物质炭施入农田土壤后，生物质炭逐渐

发生复杂的老化作用，如氧化、表面覆盖、溶解以及

孔隙堵塞等，从而造成生物质炭的表面元素(C、O)，

表面化学性质(表面酸性、官能团组成、阳离子交换

量)以及物理结构(孔隙构成、比表面积)发生变化，进

而引起生物质炭-土壤体系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解

吸能力的变化(举例列于表 1)[24,68]。Martin 等[69]认为

生物质炭吸附环境中的其他物质以及表面氧化是生

物质炭吸附有污染物能力减弱的重要原因。环境中的

有机物质(包括溶解性有机质)和矿物质占据了生物

质炭的表面吸附点位，故而相较于新鲜施用生物质炭

的土壤，施加生物质炭(使用量为 10 t/hm2)经 3 a老化

后的土壤对阿特拉津与敌草隆的吸附能力明显弱于

新鲜施用生物质炭的土壤，尤其是前者对阿特拉津的

吸附能力接近于未加生物质炭的对照土壤。何丽芝

等[70]关于生物质炭老化对土壤吸附吡虫啉的影响的

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对新垦红壤和熟化红壤，添

加新鲜的竹炭和稻草炭都增加了土壤对吡虫啉的吸

附，而经老化处理后，土壤的吸附能力降低，归因于

源自土壤的溶解性有机质占据生物质炭的吸附点位

并堵塞其孔隙。 
 

表 1  生物质炭老化对土壤中有机污染物吸附-解吸特性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biochar ageing on sorption-desorption behaviors of organic pollutants in soil  

污染物特性 污染物 生物质炭种类 生物质炭老化方式 污染物特性变化 文献

稻壳炭(350℃) 石英砂–生物质炭(10︰1)混

合培养 300 d 

因生物质炭芳香性减弱，极性增强，吸附受到抑制菲 
 
 

菲 

 

稻壳炭(550℃) 石英砂–生物质炭(10︰1)混

合培养 300 d 

因生物质炭 ECEC减少，脂肪族碳物质增加，羧基

减少，芳香性增强，分配作用与表面吸附作用均得

到增加 

[17]
 
 

[17]

敌草隆 污泥炭(550℃) 土壤中自然老化 3 a 因生物质炭表面氧化，吸附点位降低，吸附减弱 [69]

稻草炭 土壤中恒定湿老化培养 30 d 因生物质炭孔隙堵塞，吸附减弱 

吸附特性 

吡虫啉 
 

吡虫啉 竹炭(500℃) 土壤中恒定湿老化培养 30 d 因生物质炭孔隙堵塞，吸附减弱 

[70]
 

[70]

稻草(500℃) 

竹炭(500℃) 

干湿交替老化 30 d 

干湿交替老化 30 d 

解吸增强 

解吸增强 

稻草(500℃) 

PAEs 
PAEs 
PAEs 
PAEs 

竹炭(500℃) 

恒湿老化 30 d 

恒湿老化 30 d 

解吸不受影响 

解吸不受影响 

[75]

[75]
 

[75]

[75]

解吸特性 

BED-47 小麦秸秆炭(600℃) 35℃和 5℃分别老化 15 d 解吸滞后指数降低 [76]

 
老化温度和时间是影响生物质炭性质与吸附特

性变化的重要因素，老化后的生物质炭表面碳含量减

少，含氧官能团(如羧基和酚类)增加，吸附对苯二酚

的能力明显减弱[11]。老化过程并不总是抑制生物质炭

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而是因生物质炭制备条件而

异。研究表明，350 ℃热解的稻壳炭老化后，羟基与

羧基增加，极性增强，芳香性减弱，抑制了生物质炭

对菲的表面吸附行为；550 ℃热解的稻壳炭老化后，

脂肪族碳类物质与芳香性增加，羧基减少，分配作用

与表面吸附均有所增加，反而促进生物质炭对菲的吸

持[17]。 

3.3  生物质炭老化对土壤有机污染物解吸的影响 

生物质炭和土壤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降低了污

染物的生态毒性，而结合残留于土壤中的有机污染

物有可能发生解吸释放，这就有可能造成环境二次

污染。因此，关注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吸附的可逆

性非常必要。研究表明，土壤有机质或者生物质炭

吸附有机污染物后，污染物都能进入到吸附剂内部

从而表现出解吸滞后，而生物质炭的封存污染物的

能力通常强于土壤有机质[71-72]。Khorram 等[73]认为

生物质炭-土壤体系吸附有机污染物的可逆性与吸

附剂的孔隙度和表面吸附能力有关。而 Braida等[56]

则将生物质炭上有机污染物的解吸迟滞归因于生物

质炭的微孔膨胀：污染物通过热力学作用和主动扩

散的方式进入到生物质炭内部，造成微孔膨胀变形，

吸附和解吸过程在不同物理条件下完成，从而表现

为解吸迟滞。大分子有机污染物更易导致生物质炭

的微孔膨胀，但是由于空间位阻效应，其很难进入

到生物质炭颗粒内部。陈宁等[74]研究滇池底泥生物

质炭对菲的解吸发现，在孔径 300Å 左右的颗粒上

的解吸滞后不明显，在孔径<100Å 的生物质炭颗粒

上表现了非常强的滞后性。 

生物质炭在土壤中老化后，孔隙结构以及表面性

质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解吸能力也会因此受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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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对比未老化、恒湿和干湿交替两种老化条件下老

化 30 d后的生物质炭-红壤体系中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DEP)的解吸能力，相较于未添加生物质炭的红壤，

生物质炭-红壤体系中的解吸滞后现象更为明显，这

可能是因为 DEP 被封存在生物质炭内部，因而难以

被解吸出来；老化处理使 DEP 的解吸增强，且干湿

交替老化增强解吸的效果更为显著，这被归因于干湿

交替老化培养时，生物质炭更易矿化，表面官能团发

生改变，且孔隙结构受到破坏[75]。刘锐龙[76]的研究

结果表明，生物质炭-土壤体系老化后，多溴联苯醚

(BDE-47)的解吸滞后指数 HI明显低于老化前，由老

化前的 0.32 ~ 1.08降低到 0.05 ~ 0.30。 

4  研究展望 

大量研究证实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老化过程普

遍发生，而生物质炭性质、土壤性质、水热条件以及

其他老化条件与时间等都是影响土壤中生物质炭老

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生物质炭添加在吸附土壤有机污

染物、降低其生态毒性方面往往有良好的效果，但生

物质炭固持有机污染物能力可能在老化后发生变化。

生物质炭在土壤中发生的老化对有机污染物吸附和

解吸的影响与生物质炭性质、土壤类型和污染物性质

有关，既可能产生正效应也可能产生负效应。尽管有

关生物质炭在土壤中老化的机理及其对土壤中有机

污染物的吸附固定-解吸释放行为的研究已取得一些

重要科学进展，但仍有必要借助现代分析仪器(如固

态 13C核磁共振、傅里叶红外、扫描电镜-能谱仪等)、

示踪技术(13C、14C等)等手段，聚焦一些尚待解决的

关键问题，重点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 鉴于大部分关于生物质炭老化影响土壤中有

机污染物吸持行为的研究是针对某种单一的污染物，

需开展多种有机污染物共存条件下老化影响的机理

研究。 

2) 需对污染物吸附机制随老化进程的变化规

律、各吸附机制的相对贡献以及老化炭和土壤的各自

贡献率进行定量分割研究。 

3) 应针对土壤与污染物的特性，定向制备高效

吸附、低解吸与固定化的生物质炭，这对确保生物质

炭的田间污染修复效果及其长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4) 生物质炭老化对土壤结构、水力学性质、土壤

团聚作用以及抗蚀性的影响鲜有综合研究，需通过田

间小区试验，进行周年季节性及多年长期观测研究。 

5) 已有的生物质炭老化研究大多基于室内土壤

培养模拟试验以及短期田间试验，需对生物质炭在野

外环境中的实际老化过程及其对土壤中有机污染

物环境行为的影响进行长期的田间试验与定位观

测研究。 

6) 需对生物质炭的生命周期评价以及其在土壤

环境中的老化所造成的生态与环境效应开展综合、长

期的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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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har Ageing in Agricultural Soils and Its Influences on Sorption 
and Desorption of Organic Pollu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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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char has a strong ability to sorb various pollutants due to its unique surface propertie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bundant, discretely-distributed pores, implying a great potential for use in soil pollution control and 

remediation. Following field application of biochar to soil, various ageing processes may occur due to the decomposition and 

leaching of biochar’s labile components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biochar, soil and microbes, leading t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biochar’s chemical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ver time. These mixed, complicated chang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chemical changes 

(e.g., loss of inorganic elements, changes of surface functional groups, partial mineralization of unstable components) and 

physical changes (e.g., changes of pore system resulting from surface coating by soil-origin organic matter and minerals). 

Biochar’s ageing may lead to changes in characteristics of sorption and desorption of organic pollutant in soil, which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properties of soil, biochar and organic pollutant. In this paper, the mechanism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biochar 

ageing in agricultural soil as well as its effects on the sorption and desorption of organic pollutants are reviewed, and the focuses 

of future study are also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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